
五四時期粤港新詩與基督教
———李聖華之《和諧集》初探



吴美筠

提　 　 要

李聖華所著《和諧集》是目前所見最早在廣東出版的新詩

集。該書最早一篇作品完成於 １９２２ 年，距離白話詩首次出現

只相隔六年。作者李聖華（１９０３—１９８６），一般五四文學史料

缺載，可查證的資料尚待鈎沉，目前只能在香港基督教文獻中

得知其人其事。本論文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考證作者生平

及著作出版時地；第二部部分采取文學與基督教跨際研究的

方法，分析書中新詩作品，并比較同期以北京、上海、杭州爲陣

地的詩群。旨在通過《和諧集》的研究，印證二三十年代廣東

省粤港區新詩已取得實質發展，打破二十年代現代詩在廣東

省缺席的定論；并探討該書如何受《聖經》的意象和書寫風

格影響，從而折射基督教及《聖經》文本如何通過新詩書寫

進入五四文學，延展衍生現代漢詩的特質。詩作論述部分將

從以下兩方向展開：（一）基督教意象與五四時期的祈禱

詩；（二）擬《雅歌》詩體及其愛情意象與宗教神秘色彩的

關係。

 本文初稿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由三藩市大學與湖南師範大學合辦之“文學與宗教：
清末民國時期漢語語境中的基督宗教”學術研討會首次發表。會中承蒙北京大學比

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孟華教授及三藩市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所長

吴小新教授提點，兩位《人文中國學報》匿名審查學者斧正，特此一并銘謝。



關鍵詞：基督教意象 　 雅歌體 　 李聖華 　 和諧集 　 五四小詩

運動

一、 導　 　 論

李聖華（１９０３—１９８６）所著詩集《和諧集》，爲現發現的最早

在粤港地區發表及出版的白話詩集，目前所知此書僅有兩本存

世：一本原藏於廣州市中山圖書館文德分館的“地方文獻中

心”，現歸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特藏部；〔１〕另一本爲香港詩人

兼書評家葉輝（１９５２—　 ）〔２〕私人收藏。〔３〕該書并無版權頁，也

没有注明出版地點及年份，似乎以私人自費形式出版，只在第一

頁書名左下方印有以下字樣：

一九二二至一九三十年

所作詩歌和小品（見附圖一）

從中可以確定書内第一篇白話詩作距離五四第一首白話詩的出

現只隔六年，與第一本出版的白話詩集《嘗試集》的刊行時間相

差兩年。〔４〕值得注意的是，這部五四初期的作品所收小詩，語言

成熟，文字簡潔含蓄，著重音律節奏，有些詩句讀來充滿浪漫情

調，意象新穎，足以媲美同期五四詩人；集中作品通過多種風格

展現了基督教的深刻哲思和信仰，并不流於陳腔濫調或説教，明

顯呈現出基督教的滲進和影響。可見此詩集在五四文學研究中

具有重要意义。

學術界早已發現，不少五四作品涉及對基督教的接受，表現

出基督教意識和精神，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甚豐。〔５〕惟有關粤港

新詩發展及其作品與基督教的關係之研究則尚待展開。對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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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證和分析，可以作爲個案，助證 ２０ 世紀二三十年代穗港一

帶早已見新詩發展痕迹，補充廣東省五四新詩研究的空缺，并且

反映民國時期穗港知識分子新詩作品中的基督教信仰内涵，論

述基督教的思想和《聖經》意象通過詩人的書寫進入現代文學

的情况，故其人與其書的研究亦可作爲近代中國基督徒知識分

子信仰思想及詩學發展的參照。

二、 李聖華生平及《和諧集》考述

（一）有關作者生平的考述

《和諧集》作者李聖華（１９０３—１９８６）是廣州人，妻子伍氏。

抗戰前後曾居於香港，一般的五四文學史料中并無此人記載，只

略見於近代基督教文獻。李聖華本人曾撰寫一篇《汪彼得牧師

和我———我的懺悔，我的醒悟》，見載於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由中

華基督教會出版的《香港區會會訊月刊》，爲目前可見較早之生

平資料。文中憶述他的出身，也解釋他篤信基督教的背景：

我原是漁家棄嬰，生父早死，我又年幼多病，生母無以

治療我，家計又極之困難，於是心生一計，將我抱至廣東梅

菉禮拜堂假意參加禮拜，乘人專心祈禱時將我棄置椅上而

去。該堂主任廣東陽江人李靈軒夫婦慈愛爲懷，將我撫育

成人。愛我備至，視如己出。爲了表示承歡繼志，我自小即

已决心獻身。中學時期加入白十字架團（華北稱爲學生决

志傳道團），〔６〕立心更爲堅决。〔７〕

據李聖華的兒子李華斌憶述，李聖華 １９２１ 年入讀廣州培英

中學，〔８〕是窮苦學生，〔９〕在圖書館工作半工讀完成學業。〔１０〕他

所加入的白十字架團爲美國傳教士穆德博士（Ｄｒ Ｊｏｈｎ Ｒ． Ｍｏｔｔ，

１８６５—１９５５）來華後於 １９１９ 年發起。爲了鼓勵青年基督徒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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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上帝，白十字架團規定凡加入的團員均宣誓，在基督教宣

教、教育、青年會、醫藥、文學、慈善中選一項作爲終身職業。〔１１〕

李聖華中學時期不但已經接受基督教的信仰，〔１２〕而且從立志項

目包括文學一項來看，當時李也培養了文學閲讀的志趣和認識。

１９２９ 年李聖華畢業於協和神學院，畢業後一直在教會學校

工作，不願離開書本生活，故一直任教於母校。其時廣州私立培

英中學 １９３０ 年在臺山開設分校，并辦附屬小學，當時學生約百

餘人，〔１３〕李聖華曾任該分校主任。後來爲容納不斷增加的學

生，培英中學又在廣州白鶴洞購地建校，〔１４〕李聖華既是校友，又

是老師。由此推斷由求學到成爲教師的這段時期，是他創作最

旺盛的時期，而期間基督教的豐富生活和文化素養亦在作品中

有深刻反映。可惜培英校史亦無記載李聖華文學方面的發展

狀况。

１９３５ 年李聖華開始在廣州協和神學院任教。〔１５〕１９３７ 年因

廣州淪陷，李聖華隨培英遷往香港，曾住在當時西營盤羅便臣道

校舍對面。李聖華本人敍述他 １９４２ 年在韶關華英中學及嶺南

大學兼職，期間協助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的工作，同年秋初，

辭去華英中學校長之職，轉任協和神學院及嶺南大學教席，兼攝

嶺南大學宗教事宜，〔１６〕并於 １９４３ 年冬被接納爲中華基督教會

牧師。１９４６ 年李聖華决定自費負笈美國俄亥俄州奥柏林大學

神學院深造，在美國與哲學家馮友蘭成爲好朋友。後来他推辭

北京大學、香港大學的聘任機會，任教廣州協和神學院，教授神

學及心理學，〔１７〕該校遷至曲江仙人廟後，與嶺南大學爲鄰，１９４７

至 １９４８ 年間兩校協議合校，李曾兼任校牧。〔１８〕

有關他寫詩方面的記載資料不多。有一首佚詩題爲《我們

是小小蠟燭》，寫於 １９８４ 年元旦。〔１９〕句式匀稱，全詩共五節，每

節四行，爲復沓節奏的對句，風格不離《和諧集》之右，未見技巧

上的突破，與二十年代所寫《我是一枝小蠟燭》比較，〔２０〕則早期

作品意象層次更豐富，語言更清新。由是而知二十年代是李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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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寫作的巅峰時期。有一點可以肯定，李聖華終其一生没有放

棄學術。五十年代，他曾撰寫《基督教與太平天國》一書，可惜

“文革”時遭燒燬。六十年代與文字學家劉楚堂合著《耶穌基督

在中國古籍中之發現》，試圖論證《天問》爲晉人僞作，與《淮南

子》均有引述《聖經》故事的痕迹。〔２１〕另又著有《談談“中國第一

名票”趙培鑫之“失空斬”與“洪羊洞”》。〔２２〕晚年專心鑽研林則

徐史料，并寫過相關文章。〔２３〕李聖華一生致力於廣東及香港教

會工作，并積極推動中學教育，發展學術及神學教育，因而在文

學創作上没有受到應得的注意。

（二）有關詩集出版地的問題

此書乃屬自費印製，并無注册出版社或承印商，書上没有注

明出版年份及出版地。封面亦無插圖，也不附目録，用牛油紙把

序和詩文部分相隔，左掀頁爲每一首詩的開啓頁，裝幀編排井

然，格調統一。（見附圖二）抗戰前後李聖華始居於香港，而作

品最早寫成於 １９２２ 年，最晚者寫於 １９３０ 年，所以可以判斷，集

中多數作品寫於廣州，部分寫於求學階段。

爲詩集撰序的黄石（１９０１—？）是著名民俗學專家，〔２４〕當時

是李聖華的好朋友。他在 １９２３ 年雙十節從暹羅歸來，到廣州協

和神學院求學，其認識李聖華或正在這一時期。１９２８ 年黄石到

香港擔任《華僑日報》編輯，同年與何玉梅結婚，可惜翌年何病

逝。黄石居港期間經歷了由結婚到喪妻的變故，對他打擊甚巨。

《和諧集》序篇末稱“一九三〇，五，十四，草于悼梅草舍”，則可

推斷此書出版於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後。黄石在香港喪偶，據此推斷，

他極有可能在香港寓所寫成這篇序，或間接證明，詩集有可能在

香港出版。然而序言只能作旁證，未足確定此書出版地點。

極力主張《和諧集》在香港出版的是詩人兼資深報人關夢

南（１９４６—　 ），〔２５〕他在編《香港文學新詩資料彙編（一九二二

—二〇〇〇年）》時發現了李集，乃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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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將詩集於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在香港重印發行。關夢南推

斷該書在香港出版的理據較薄弱。一、他提過廣東地方文獻中

心把此書歸入“海外欄”，從而確認它并非在廣州印刷。〔２６〕然而

廣州市中山圖書館文德分館的“地方文獻中心”館内從來没有

另設“海外欄”，〔２７〕所藏均爲廣東省内出版的文獻，没有資料顯

示此書在香港出版。二、關夢南在重印本的序中，認定此詩集

印刷水平較接近當時香港水平，“因港當時的印刷技術比較先

進，出版相對自由”。〔２８〕然而抗戰前香港的印刷厰多數是小規模

經營，只有少數較具規模；〔２９〕建國初期印刷業之恢復更有賴大

批從上海、廣州湧入的技術人員，提供有力的技術條件。〔３０〕由此

反證，香港印刷水平較高之説并不可靠。而且該書印刷方面與

當時在廣州出版的其他書籍并無明顯差别，單憑裝幀印工更難

推斷出版地點及發行網絡。

港穗相距不遠，選在香港出版并非不可能。惟由於論證

不足，在香港出版之説存疑，故通過本書的發掘來質疑五四時

期香港新詩一直未曾展開之論尚欠充分，而其時香港尚未發

展新詩的推論亦未足取。其實有關白話文學的討論已見於 ２０

世纪二十年代發行出版的香港刊物《小説星期刊》，〔３１〕其後該

刊亦刊登過一些短詩，惟語言明顯不及《和諧集》“嫻熟和

俐落”。〔３２〕

目前未有充分證據驗證《和諧集》的出版地，至於作者曾否

在香港發表作品，成書後，其新詩作品是否在他居於香港後通過

培英中學及教會在香港流傳暫無法證實，此有待新資料的發掘。

然而，無論該書出版地是廣州還是香港，都無損它本身的價值。

對它的研討，不但可以填補二三十年代新詩發展在廣東省的缺

席，亦可反映二三十年代粤港新詩發展已臻成熟，有一種“朦朧

幽微的美感”，〔３３〕其抒情詩比諸當時北方的白話詩，毫不遜色。

詩集之所以在過往受不到重視，極可能與作者没有在上海等大

城市發表作品有關。〔３４〕對此書的討論除了可以印證新詩意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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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滲透，同時亦可試以增加早期白話詩展現基督教書寫

風格的一個研究維度。

三、 基督教意象與五四
時期的祈禱詩

　 　 《和諧集》創作之時正值白話詩由草創進入奠基、并即將進

入拓展的階段，〔３５〕全書收入新詩 ３４ 首，散文詩 ９ 篇，〔３６〕差不多

三分之一的詩只有九行或以下，有二十年代小詩運動的明顯痕

迹。《聖經》文本影響所及，二三十年代不少現代詩人直接從

《聖經》取材，寫耶穌的出生和受難，〔３７〕或以祈禱爲寫作題

材。〔３８〕甚至連第一位寫白話詩的胡適（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在五四運動

前留學美國時亦對基督教産生很大興趣，差不多把全部《聖經》

都看過，〔３９〕在嘗試白話詩前曾以七言古詩歌頌聖誕節。〔４０〕

雖然新詩誕生初期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

是基督教及漢譯《聖經》典籍是五四文學的重要外來養分。詩

的書寫也是基督教思想和意象進入新文學的一條重要途徑，它

間接催生出白話詩的新質，例如陸志韋、劉延陵（１８９４—１９８８）、

徐玉諾（１８９４—１９５８）、陳夢家（１９１１—１９６６）、馮至（１９０５—

１９９３）等詩人在五四時期深受基督教意識的影響。〔４１〕目前有關

五四白話詩與基督教的論述，主要以有教會生活經驗，或受基督

教教育影響的作者爲研究對象，探討新詩語言所呈現的基督教

詞語和意象。〔４２〕比白話文運動還略早之《聖經和合本》〔４３〕之白

話語譯系統對現代漢語的文學書寫起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和作

用，〔４４〕它影響了歐化國語的形成，同時亦促使表達基督教概念

的詞彙規範化。〔４５〕由於聖經譯者渴望多用平民百姓日常使用的

口語，讓他們容易明白，避免洋化，〔４６〕所以不需要像之前一樣用

官話譯經。這或無可避免地使譯者套用儒佛的語詞或典故，以

致造成漢語語境與《聖經》文本之間鮮明的異質性。〔４７〕《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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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所提供的歐化白話和詞彙語法，如何構成五四詩人書寫的

語言材料，這從《和諧集》這一個案可見一斑。

若嘗試以《和諧集》内以禱告、頌讚、獻祭這些在基督教作

品裏較普遍的主題爲探討軸心，并與同期五四詩作對照，便可發

現其所呈現的異質性已經不那麽明顯了。〔４８〕例如《無香無色的

花》這首禱告詩運用對話體寫個人對信仰取向的詮釋。詩人用

仙瓶裏供養的花作主體意象，表面頗帶有佛教的味道，細讀之下

又并非完全是借花喻佛。

我知你慣像折花般

折了詩人的年華，

供養花般

供在你永生的仙瓶裏。

主啊，如果我是詩人

懇求你，讓我像無香無色的花，

自由地生活在郊野外，

結下甘美的果子。〔４９〕

詩中雖然用上“供在”“仙瓶”的花這一意象，讓人聯想到佛道，

但利用瓶中花香與無香無色的野花作對比，隱然呼應耶穌向世

人勸導時所講的野地的花，〔５０〕試圖拆解使用佛教概念的異質影

響。郊野上無香無色的花象徵平凡，不强求奪目，追尋靈魂的自

由自在。表面上表達詩人對信仰的質詢和辯難，其實代表更深

層的信仰祈求。詩中“我”不像一般人那樣只圖永享平安，視永

生的福樂爲與世無涉的所謂仙境，而是選擇在世上，無拘無束、

自由自在地結下甘美的果子。〔５１〕

“花”的意象在另一首詩《神秘的愛》也使用過，但角色互换

了。“無色”的花是“你”，詩人祈求的永恒而神秘的他者力量，

引領“我”得到進入聖地的滿足。

你要向我開放無色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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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向我吟咏無字的歌曲。

引我到神秘的聖地去吧，

這才能教我滿足。〔５２〕

同一個意象在不同的祈禱詩裏互相交换了所隱喻的對象，

必須兩首詩并讀才能深刻理解：詩人祈求自己像“無香無色的

花”，結果子於野地；而開滿花朵的田野能引領詩人走向聖地得

到滿足，於是無色的花也象徵詩人所期盼由他者而來的神聖

特質。

李聖華不像比他稍早從事寫作的冰心（謝婉瑩，１９００—

１９９９），發表小詩時更在題目下注明《聖經》章節的出處，有意重

新演繹耶穌在世的經歷，并向讀者具體展現《聖經》原文的神聖

高深的意向。〔５３〕相對而言，李聖華反而没有直接從《聖經》及耶

穌故事提煉題材，較易讓人聯想《聖經·創世紀》的唯有《遠古

的時代》一詩：〔５４〕

遠古的時代，

衆星譏誚我們的地球

不能目發光明。

後來上帝在這黑暗的地球中

創造了生命，

在生命的黑暗中

創造了愛情。

衆星從此轉變譏誚的心，

反在穹蒼上，永遠奏着

音波和光波的交響曲，

讚頌生命和愛情。

這首詩由歌頌宇宙的生命和生命所包含的愛情，進而引申出創

造的偉大，但細讀之下發現又不盡是《創世紀》的演繹：詩并非

由上帝起初創天造地開始，反之嘗試想像創造的過程，然後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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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歸予愛情，表達生命和愛情像穹蒼上永遠奏著的交響樂，與上

帝一樣永遠存在。關於詩人常把基督教與愛情互滲互涉的書

寫，下面將作詳述。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詩人以祈禱爲主題寫詩頗爲常見，基督

教祈禱的形式對現代詩的滲透和影響主要是分爲形式和主題兩

方面。詩人以“禱告”爲題、又表達禱告的形式的作品在五四時

期固然不少，却不一定是以基督教教義中與神交通的意象來體

現。而值得注意的是禱告的範式導向對話體，詩中設置一個不

在場的對話者，〔５５〕或超然的傾聽者，豐富新詩抒情的特質，詩的

層次産生微妙的變化。即使詩人并非基督徒，也在詩中承認一

個超然的“他者”的存在。如劉延陵的《悲哀》受基督教的宗教

語體滲進，使用呼告格的修辭，〔５６〕表達詩人心底的願望：

上帝呀！

用你的手，悲哀底磁石攝去人間一切悲哀罷。

攝去河水裏的悲哀，

教他只可琤琤琮琮地唱罷。〔５７〕

祈求上帝化解人間的悲哀，而此之“上帝”是否爲基督教所

指的上帝似乎無關宏旨，反而是一個普世渴求的象徵，象徵人間

難覓、可助人解困的力量，這力量是抽象而無具體所指的。聞一

多（１８９９—１９４６）在二十年代初期曾一度相信基督教可以救

他，〔５８〕信仰對他與他的詩有根本的影響，《志願》〔５９〕一詩寫在盲

目群衆的力量衝擊下向上帝呼求出路；另一首《祈禱》〔６０〕表達

對復興中華民族的願望，對話對象可以是讀者，也可以是無處不

在的上帝。這類書寫經驗和閲讀體驗，足以使基督教呼告語滲

進新詩早期的發展。

在基督教信仰中，祈禱就是一種通過敬拜，使人的靈魂接近

上帝、與之合一的方法。從内容上來説祈禱包含讚頌、祈求，以

及《舊約》經常提到的認罪、獻祭等。《聖經》所講述的祈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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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血肉的自然反應，而是神的神性所在，需要人通過神重新

得救後與神立約的人才能完成。〔６１〕五四時期所寫的祈禱讚美詩

對大自然的感通認同成爲在新詩創作者之間流行的意象，借助

對話體把詩歌提升到靈魂拷問的層次也不言而喻。

冰心在 １９１４ 年入讀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辦的貝滿女子中

學，曾在牧師家裏受洗，并公開表明信仰；〔６２〕二十年代初她在基

督教刊物《生命》〔６３〕上發表的一批以“聖詩”命名的組詩，無可

置疑屬基督教的聖詩體，每首詩的詩題下均引《聖經和合本》章

節，内容以“上帝啊”開始，“阿門”作結，〔６４〕是完整的禱文範式。

詩中“我”自始到終都在跟神對話，公開表達對上帝屬性的讚美

和追尋。〔６５〕綜觀冰心在《繁星》、《春水》及其他這類在基督刊物

發表的作品，除了愛的母題外，冰心更包含一種對自然的禮讚。

從頌讚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星光、風雨、冰花、山月、春水等宇

宙萬物，來體現上帝的無處不在，因此微小的個體亦具詩意力

量。由此反映出冰心受《聖經》文本的啓發，通過萬事萬物來顯

示神的榮光。論者强調冰心因基督教影響而超越情欲和世俗的

愛，提倡基督教式的人道和博愛。〔６６〕有人質疑她借歌頌母愛來

讚頌上帝，只有人間超越個體的愛，而没有基督教超驗的愛。〔６７〕

李聖華以《晚禱》爲題的詩，寫得淺暢明朗，哲理通明，迫視

人靈魂深處的罪性。

主啊，寛恕我罷！

當暗黝危懼的深夜臨到時，

我説：“主啊，我交托整個靈魂給你保守。”

太陽剛出，

我從你手中奪回我的靈魂，

却一聲不道謝。〔６８〕

人在缺乏安全感的黝黑環境，倒能促使個體信賴上帝；但黑暗

過後，稍見光明，人又自以爲個體能獨立於創造者以外，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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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回生命的主權，由自己掌管。詩歌直諷人性中的自大狂妄，

態度反覆，不懂謙卑，寓言深刻而富於啓發，揭露靈魂的反叛

和對上帝的深層抗衡，在這時期同類題材的白話詩中是少

見的。〔６９〕

冰心同題的短詩，寫詩人對月夜光輝的讚美，層次比較簡

單，是人單向的對神説話。如其《晚禱》詩第一節祈求月光所

象徵的聖潔上帝同在和保護，第二節是上一節的加强，却又比

第一節更直接，〔７０〕是典型冰心式的頌歌，通過自然氛圍的塑

造象徵上帝的恩典和愛眷。冰心的小詩比李聖華的小詩更多

使用基督教的常規語，寫來淺白直接，容易造成對人性和自然

的過度美化而忽略人在罪性中的矛盾，〔７１〕未能顯示沉厚的基

督教情操追求。文學家路易斯（Ｃ． Ｓ． Ｌｅｗｉｓ，１８９８—１９６３）對

禱告曾提出深刻的見解：禱告既是人的活動，也是上帝在活

動；禱告中人向上帝説話，上帝也在對人説話，才讓主體對换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發生，人通過這種對話向上帝開放，成爲真正

的人。〔７２〕

另一位受《聖經》影響的廣州詩人梁宗岱（１９０３—１９８３）少

年時出版的第一本詩集也以《晚禱》爲題，〔７３〕充滿基督教情調，

更顯現這種主體對换的深刻情操。梁宗岱後來在新詩創作和譯

詩方面獲高度評價，但他本人生前只説他有這本《晚禱》，〔７４〕可

見他對這些少年之作有多重視。

其中《晚禱之二———呈敏慧》相對前文所引的詩，〔７５〕更能

反映新詩與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深層重疊，以及當中藴含基督教

信仰的情感内質。詩題中的敏慧是他當時姓鍾的女同學，也是

虔誠的基督徒。

獨自地站在籬邊。

主啊，在這暮靄的茫昧中。

温軟的影兒恬静地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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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羊兒正開始他野薔薇的幽夢。

我獨自地站在這裏，

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熱的從前，

狂妄地采擷世界的花朵。

我只含淚地期待着———

祈望有幽微的片紅

給暮春闌珊的東風

不經意地吹到我的面前：

虔誠地，静謐地

在黄昏星懺悔的温光中

完成我感恩的晚禱。

詩人盼望通過懺悔明白感恩，從而讓人在安静的曠野和無

邊的黑暗中找到恬謐。詩中所呈現的意象：茫昧的暮靄、野薔

薇的幽夢、來去的影、幽微的片紅、暮春闌珊的東風，都是難以捉

摸和徒添傷感的，只有虚己，承認個人所犯的錯，禱告便有了與

神契合的恩典。

這段時期的梁宗岱經常接觸西方文學和基督教，這與其詩風

形成不無關係。他是廣州新會人，少年時就讀於教會學校廣州培

正中學。當時培正、培英這類美國差會辦的教會學校，要求學生

一開始就全面使用英語，校内藏書甚豐，又規定學生每星期天必

須去教堂做禮拜。梁因此大量接觸英文原版書及中外文學名著，

以及基督教和《聖經》。其時他在校内主編《培正學報》、《學生周

報》，又不斷以白話寫詩，向廣州報刊投稿，《越華報》、《群報》甚

至上海的《東方雜誌》、《學生雜誌》、《小説月報》也刊登他的作

品，１６歲時已有“南國詩人”的稱號。１９２１ 年在《小説月報》發表

新詩，同年鄭振鐸、茅盾更邀請他加入剛成立的文學研究會。〔７６〕

１９２３年梁得獎學金考入廣州嶺南大學英文系。這段時期梁的文

學和宗教經歷和李聖華頗爲相類似：在中學和大學同時受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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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文學的濡染。他這時期的作品可以助證廣州新詩發展與

基督教的關係。正如李育中在《嶺南現代文學史·序言》所説：

在廣州，基督教的教會學校對新文學頗起帶頭作用，包括培英、培

正，女校真光、美華，以及廣州嶺南大學及協和神學院（原文稱“協

和神道院”，乃作者語誤）。〔７７〕

梁宗岱另一首《晚禱之一———呈泛、捷二兄》中，詩人如何

盼望通過懺悔明白感恩，從而讓人在安静的曠野和無邊的黑暗

中找到恬謐，彷彿隱喻基督教所講的與神同在的平安。詩人不

是祈求上帝完成他的命題，而是倒空自己來完成神的命題。在

基督教的信仰裏，神是萬事萬物的始源，他超越地存在并充溢而

流出萬物，人生的目的就是回到神的命題上，把靈魂從軀體分離

出來，與神合一。〔７８〕正如李聖華的《充滿的心》，“我”的心要由

主注滿：

我的心靈仍未充盈，

那怪你滿載愛情的船隻，

莫能駛入我心中。

求主，用你生命的大流

灌注我的心靈；

豐滿的愉快，固然歡迎，

無涯的痛苦，也應悦納，

只要心靈達到充盈。

生命大流源源灌注

那麽你的船隻

可以乘潮而入了。〔７９〕

上帝的愛充滿生命，不一定只有愉快，也有痛苦，所以詩中“注

滿”的意象，是所謂主體對换，甚至主權的轉交，詩人發現自己

的欠缺，促使祈求更爲熱烈。所謂“獻祭”，就是在“心靈被痛苦

打碎”，〔８０〕神才悦納整個心的獻祭，這意味著把個體内在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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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空，否定我對心靈的霸占，而讓生命爲上帝所充盈，也就是上

文所説的合一。詩所用的基督教規範詞不及梁宗岱、冰心的作

品多，却能發掘禱告的深度，所涉主題突破了同類祈禱詩的限

制。反觀于賡虞（１９０２—１９６３）的《晚禱》，〔８１〕所抒發對詩中“我

的神”的呼告，是内心孤寂的哭訴，命運困厄的傷感，是時間流

逝的悔恨；更不涉及上帝和主體對换而把心靈敞開與神合一的

議題，禱告是挪用基督教話語作爲主要象徵的手段。

四、 擬《雅歌》詩體及愛情意象

以上分析可佐證，五四文學中的讚美體、祈禱體等文學樣

式，也是受《聖經》有關文體影響而産生的新抒情文體。〔８２〕比較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詩作和上文提到的《遠古的時代》同樣以愛

情隱喻上帝的愛，這亦成爲李聖華新詩的特徵之一。《和諧集》

中的情詩或以愛情爲題材的詩占全部詩集的三分之二，愛情作

爲關鍵意象貫穿全書。既寫愛情由萌芽到成熟的體會，〔８３〕又寫

愛情本身的永恒；〔８４〕有時寫情人的惺鬆美態，〔８５〕有時寫情人調

情的對答，〔８６〕這些詩都是五六行的小詩，最多不超過十行。另

外不少情詩表面看來是歌頌愛情，却隱含基督的情感表達和信

仰的追求。

以《頌歌》爲題的組詩，〔８７〕表面上呈現情人彼此之間的注

視以及愛的交流。若細心解讀，“我”“你”的位置和分量有别：

例如《頌歌之一》第一節第一句是“我向你的眼睛注意”，第二節

第一句却似乎從“我”的角度，體認“你的眼睛向我注視”；换言

之，由始到終“我”没有離開過“你”的眼睛，是“我”從“你”的眼

睛裏發現“你”對我的“注視”。亦因這種關係，“我”發現“你”

所藴藏的“是宇宙的秘密寶庫 ／唯一的窗户”，裏面更“可見許多

珍貴的寶物：／瑶琴，醍醐的玉杯……”。可見詩中“我”在“你”

身上得到的似乎比付出的更多。第二節寫“你是我的太陽 ／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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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悲哀的黑暗 ／光照我的心胸，／於是我像晨光中的雀鳥 ／快樂地

歌唱，歸榮你”。“太陽”象徵“你”的獨一無二，有爲“我”驅散

悲哀的龐大能力，而“我”像“疲勞苦渴的旅客”。第三節“我的

愛只像一小河，／而你的，／却像汪洋的大海”。明顯地“我”相對

於“你”的愛的能力對比强烈。此外詩人使用了一些當時基督

教教會常用的語詞，而這些詞語一般并不常用於情侣。例如

“歸榮你”、“光照”、“燔燒”等，又説從“你美麗的眼睛”找到可

“讓我靈沐浴”的聖泉，睡在“聖樹”的蔭下；畫龍點睛地點出使

用“情人”的意象借喻“上帝”的同在及其愛顧。

在詩中作者棄用現代漢語“乳酪”一詞，用上更古雅的佛家

語詞“醍醐”，“醍醐”除了可解作乳酪或美酒外，更在佛教喻爲

最高妙的佛法或智慧；又用“玉杯”和“瑶琴”。讀者可以發現，

李聖華像很多五四作家，在接受某一外來文化影響的同時，其自

身還保留著原有文化的“積習”———深刻存在於性情中的傾向

系統這一作爲藝術存在的建構能力上。其“性情傾向系統”中

還强烈地滲透著佛、道等宗教的元素，當遇上另外的宗教（如基

督教）時，便會發生個體經驗的交錯與融合的現象。王獨清《聖

母像前》和王統照《悲哀的喊救》也有類似情况。〔８８〕李聖華所不

同的是他并非單單是基督教接受者，他在引進《聖經》養分之餘

又透過融通創新詩格，同時又通過新詩書寫來使基督教本土化。

故對《和諧集》的研讀是表現詩如何成爲新文化思想和基督教

意識互相滲進的實踐手段。

從民國時期有關基督教文學、基督教信仰與文學、《聖經·

舊約》文本或希伯來文學與中國詩體發展的論述中，我們可以

發現當中不少提及《雅歌》中的情詩，并主張從中汲取養分。在

二十年代初，周作人最早提出借助希伯來的戀愛詩發展新文

體。〔８９〕四十年代高博林曾撰寫專書揚言《聖經》具文學研究價

值，於文學亦具宏偉貢獻，又謂基督教文學中最引人注意的詩是

《詩篇》、《雅歌》、《耶利米哀歌》，《詩篇》以讚美、禱告爲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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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米哀歌》是亡國的哀痛和救贖的呼求，當中以愛情最爲可

貴。〔９０〕以色列羅門王約於十世紀中葉所作的《雅歌》又稱“歌中

之歌”，全書共八章，以新郎和新婦以及其他朋友的彼此對唱的

歌劇形式，歌頌男女彼此愛慕、依戀、思念的愛情，從而比喻人神

神聖的愛的關係。〔９１〕詩集中對待嫁的新娘，無論眼睛、皮膚、容

貌、儀範、心情都刻劃得相當細膩，寫來熱情生動，綺麗而不俗

艷，成爲情詩的典範。

李聖華受《雅歌》的影響比《詩篇》、《耶利米哀歌》深刻，其

詩一如黄石序言所云呈現出“《雅歌》味”，然而不是“有心模仿

《雅歌》”，只是“從《雅歌》所得的印象，融化過了，又從新湧現

出來”。〔９２〕由於詩人接受了《聖經·雅歌》的書寫方法，所以其

詩充滿對情人的讚嘆歌頌，甚至描寫十分大膽和露骨。情到濃

時，彷彿覺得嘴唇、頭髮、眼睛、聲音下無不收藏了不讓詩人“捉

到，執著”的東西，也因此愈叫對方戀慕。〔９３〕集中所收散文詩，更

直率地寫情到濃時不能自已的性愛舉動，“我慣用手指和嘴唇

來温存你”，如漆似膠時，甚至不會理會别人批評“我”狎玩，“我

不能再忍耐着愛的距離。我要撫摸你，抱你，吻你，發生摩擦的

極熱”。〔９４〕另一篇作品更直接以《我渴望見到你的裸體》爲題，全

篇作品直言如何渴望在情人“沐浴時有窺伺的機會”，描繪女子身

體如何清新芬芳，十分直接，寫來雖未至猥褻，却也頗爲露骨。

常用頭帕遮蔽你的鬈髮，用黑紗蒙着你的美眼，五彩的

衣裙掩飾你的玉體。我渴望可以把它們揭去……爲了滿足

我心靈的欲望，我應忍耐疲倦、戰勝睡眠的魔力，在深夜黑

光下，去窺伺你活泉中的真體。然後乘機捉到你，緊壓你在

我的胸際。〔９５〕

讀者從《雅歌》亦不難發現對新婦身體的直接描寫及新郎對新

婦身體的坦率渴慕。例如：“你的兩乳 ／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

對小鹿 ／就是母鹿雙生的”（第四章第五節、第七章第二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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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七章新郎的頌歌：

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

你的大腿圓潤好像美玉，

是巧匠的手做成的。

你的肚臍如圓杯，

不缺調和的酒；

你的腰如一堆麥子，

周圍有百合花。

……

我説：“我要上這棕樹，

抓住枝子。

願你的兩乳好像葡萄纍纍下垂；

你鼻子的氣味香如蘋果；

你的口如上好的酒。”

李聖華采用了黄石文中所述：《雅歌》的情調、《雅歌》的意境、

《雅歌》的事態。這不但指書寫題材與主題象徵，綜觀詩集，還

可發現李聖華更從意象、敘事視角、復沓句式三方面表現對《雅

歌》的仿擬和呼應。

《和諧集》從《雅歌》引入及移植一些重要意象，包括新婦、

酒醡、眼睛、泉水和活井等。例如：《美麗的新娘》用旁觀者口吻

歌頌挑水的新娘，在不同時候都有美麗的容光，用紅、黑、白等顔

色對比，突顯新娘的臉頰、手臂、眼睛、紅唇。全詩分爲四節，首

三節句式對稱，是歌謡體，最後一節像歌曲的副歌部分變化較

大。此詩仿效《雅歌》讚頌新婦如何分外出衆。〔９６〕另一首《農村

的新婦》把新婦的背景設定在中國傳統的鄉村，新婦出嫁前在

河邊挑水，她不像其他村婦“互相招呼，放聲地戲謔”，而是安静

地含羞地把水桶擔在肩上，“然而心中的快樂像桶中的水盈

溢。 ／生命和愛情的担子，／甘由己負起 ／决不讓給人，／除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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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睡在棺材裏。”〔９７〕兩首詩都寫新娘挑水。詩集中水的充溢

大抵隱喻新娘被愛充滿之意。《惺鬆的眼睛》〔９８〕一詩讚美剛

睡醒的情人的眼睛，寫女子的愛情比美酒更美，如地窖的酒，

似轉化自《雅歌》“你的愛情比酒更美”、“你的眼睛像鴿子眼”

等句。

《失眠時的懇求》被稱爲壓卷之作，這首詩擺脱了雅歌式的

對身體的戀慕，運用超常的跨度而增加陌生化，“放在二十年代

像陸志韋、劉大白、宗白華、朱自清、徐玉諾、劉延陵、冰心等相

比，也難掩它的超前性”：〔９９〕

我的妹妹！

天快亮了

我還未入睡。

請用你的嘴唇

像雄鳥般孵伏著

我的眼蓋。

静待我眼睛

像雛鳥般

自破卵殼，振翼出來。〔１００〕

情人没法入睡，請情人吻他的眼睛，令“我”重新振作有力量。

詩人竟然把性别取向對調了，這首詩以“雄鳥孵蛋”〔１０１〕的意象

來書寫受情人安慰、鼓勵所帶來的振奮。

《和諧集》表面看來寫愛情，情詩與《雅歌》的取向一致，也

是以愛情隱喻人與上帝的關係，并可以有延伸互涉式的解讀；受

奥古斯丁（Ａｕｒｅｌｉｕｓ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３５４ ４３０）影響，大多數神學家

認爲詩中少女與牧羊人的愛情故事乃隱喻基督與教會，以及基

督與信徒之間的愛。細讀之下發覺基督教對《雅歌》所描寫的

“新婦”總會理解爲隱喻基督徒在主的愛裏如何對神（詩中的新

郎、良人）傾出很深的渴慕。〔１０２〕然而，詩人筆下所指涉的人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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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也倒置了：《和諧集》過半的對話體中，“我”與“你”的具體性

别指涉爲：“你”大多指女性，即“我的妹子”、“我的新婦”，所隱

喻的是上帝的愛；“我”是追求妹子的良人，是渴慕基督充沛的

愛和從他身上支取力量的人。

《春園（雅歌四章）十一節》〔１０３〕直接仿照和合本《雅歌》第

四章第十二至十三節“我”與“你”的對話體，連所用意象也是相

通的。《雅歌》詩句有：

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

禁閉的井，封閉的泉源。

你園内所種的結了石榴，

有佳美的果子，

并鳯仙花和哪噠樹。

有哪噠和蕃紅花，

菖蒲和桂樹，

并各樣乳香木、没藥、沈香……

詩中以“我”（男子）對“妹子”的傾慕比喻基督對教會的愛，“關

鎖的園”可以象徵剛開始追求上帝的信徒，她與上帝的關係就

像别人不得進入的私人花園，心靈只有上帝才可打開；“禁閉的

井”象徵極深的平安，封閉的泉源，風吹不動，只屬於良人和新

婦，代表上帝與信徒至深的愛的泉源，只有神才可以打開；這裏

也代表新婦的貞潔如對上帝專一的忠誠。在李聖華詩裏，角色

對調了，“妹子”在盛開鮮花的春園，象徵帶來豐盛生命的上帝，

而我，則要排除萬難來到春園。

我的妹子，你處女的心

婉若關鎖着的春園。

園中的石榴，鳯仙，

各種乳香和没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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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子，披荆斬棘地

來到你的心園的門前

我舉起受傷了的手，輕叩

心園的門，求你開給我。

我將做你的園丁，

我將用血和汗，换得

園中欣賞的自由，

我的妹子，求你信任我。

處女的心像關鎖的園，詩人願做園丁向她扣門。詩中向“妹子”

叩門，請女孩子打開心門，接納、信任受傷的“我”，典故出自《馬

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節：“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扣

門，就給你們開門。”“我”來尋找“妹子”所隱喻的上帝，尋覓那

神秘的、存在於“我”這主體和自有永有的“上帝”之間的“大

愛”。這與《雅歌》原文大異其趣。其實中國古典詩詞也用愛情

喻君臣關係，假托男女之情寫君臣相遇，借美人喻君子；《和諧

集》中詩人愛用每節第一句重複的復沓結構，既與當時現代詩

歌謡化的傾向和新月派追求的格律美暗合，又與《詩經》復沓、

對句結構相通，可見他深受基督教影響之餘，在中國文化底藴下

去異質性而顯得極具“自主性”。〔１０４〕

五、 浪漫主義與宗教的神秘色彩

若把《聖經·雅歌》視爲情詩的典範而建立所謂“雅歌體”，

有助理解西方抒情詩的發展；把兩性相愛引申爲愛上帝的觀念

促成了西方文學抒情詩的鼎盛，如中世紀文藝復興所表現的那

樣。〔１０５〕《聖經》作爲基督教教義的載體，同時也是文學經典。從

文學的角度來説，“它以優美的詞句、豐富的想像和巧妙的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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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細膩地描寫男女戀人的美貌及其彼此慕悦、依戀、思念的感

情”；〔１０６〕從神學的角度來説，它用强烈的情感呈現基督徒對上

帝能體現真理、最高尚、受人崇敬、讚美的愛；一方面使人神之愛

不再停留在教誨、訓示的人倫道德層次，另一方面也讓基督教詩

歌與抒情詩互通融合，啓發世俗情感之神聖化，顯示文學中描寫

愛情與欲望作爲永恒的主題的價值。〔１０７〕

與李聖華同期的新詩作家正處於“文學現代化”的“第一個

十年”，〔１０８〕也即中國現代浪漫主義萌芽期。穆木天（１９００—

１９７１）把五四運動到五卅慘案〔１０９〕這段文學時期定位爲“一個浪

漫主義的時代”，〔１１０〕他更積極推介法國文學作品。１９２７ 年周作

人（１８８５—１９６７）把當時的文學用“浪漫時代”來標籤；〔１１１〕梁實

秋（１９０１—１９８７）認定中國新文學運動趨向浪漫主義。〔１１２〕

張競生（１８８８—１９７０）説五四後的新文學完全傾向於浪漫

主義。〔１１３〕在上海以創造社爲代表的浪漫主義所鼓吹的新詩，强

調直覺、情調、想像與適當的文字的結合，發起人之一郭沫若

（１８９２—１９７８）也曾宣稱自己要信奉基督教，并承認長期受

《聖經》濡染。創造社及其《創造季刊》以致後期的刊物《洪

水》均受基督教的啓迪，作品多借用《聖經》意象，〔１１４〕所著《女

神》充滿了對自由的熱情追求，滲進的基督教意識爲强調創

造、復活（再生）、懺悔，〔１１５〕與《和諧集》朦朧幽微、大膽書寫愛

情大異其趣。

活躍於上海的新月詩人聞一多、陳夢家曾接受基督教的濡

染。上文也提及新月代表詩人聞一多受基督教影響的詩作其實

是愛國詩，其詩中所表現的基督教意象多爲主題發展服務。徐

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創作時曾采納《聖經》文本的故事結構，如

《人種由來》、《卡爾佛里》；也曾感染基督教思想而進行哲理思

考，如《戀愛到底是什麽一回事？》、《罪與罰》、《生活》；〔１１６〕他同

時也另有詩采納佛教題材，這類情詩追求音節優美和情感的委

婉，屬於帶有古典主義的浪漫派，没有《和諧集》的情詩那麽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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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而大膽。新月社員方瑋德（１９０８—１９３５）的《禱告》寫一段逝

去的感情，〔１１７〕詩中的“我”去年爲了陪伴“你”才讀頌經文禱

告，可是今年“我”只需爲一人禱告，帶著怨恨却更專心虔誠。

詩人的激情似乎被節奏和理性所制約。

相對而言杭州的湖畔詩人，所寫的情詩較清純，能真誠地表

達對愛情的浪漫想像，〔１１８〕尤能結合對大自然的謳歌，表達愛情

至上的態度和對女性的尊重。他們的詩亦稍微受《聖經》文本

和基督教的影響，以下詩句是一例：

我心底深處，

開着一朵罪惡的花，

從來没有給人看見過，

我日日用懺悔的淚灑伊。〔１１９〕

這首詩表達面對人性中的罪惡時所流露的懺悔意識，然而基督

教精神并不鮮明，由於缺乏上帝超驗的同在的維度，大自然的月

光和田野與自己的生命無密切關係，是一首層次較單純的情詩。

湖畔詩人取源於西子湖畔的大自然，白堤上散文，桃林下寫詩，

寫眼前的風景，詩文相和，〔１２０〕抒發内心的不安和對世界的熱愛

及探索，所以外來文本的接受較同期其他詩作爲少。反觀李聖

華的新詩，受基督教滲進的浪漫主義影響，不但强調直觀熱情，

同時也包含對大自然的想像，在宗教上强調上帝與人渴望建立

無可替代的、合一的愛，反之，創造論和懺悔意識并非他所關注

的焦點母題。

《和諧集》以情詩爲主，讀來充滿浪漫、幽微的情調，詞語鮮

活，并不陳腔濫調，但是他的浪漫風格，與受基督教影響的同時

期的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詩人有顯著不同，〔１２１〕這是值得思考

的議題。

李聖華的詩强調與神同在的信仰，具有充滿愛的和諧，不强

調犯罪、懺悔，然而基督教詩質的滲進難免促進詩與宗教的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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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相遇。宗教經驗帶有神秘、遲疑和隱藏色彩。所謂宗教神

秘經驗指對上帝的直接意識，對上帝的臨在或與神合一的切身

感受和察驗，如果説靠人的一般理解無法達到的話，就要通過宗

教上的冥想、沉思之類的方法。〔１２２〕詩人却通常能够明白“神秘”

的本質，詩意本質有時也帶著神秘性。大衛·賈斯柏（Ｄａｖｉｄ

Ｊａｓｐｅｒ，出生年份不詳，現任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文學與神學教授）

認爲詩需要宗教以及由神學的界定中取得啓示，以致詩能擔當

神學以外的必要補充。〔１２３〕這裏提到詩在神學上的要義，屬於宗

教的亦屬於詩學的。譚桂林（１９５９—　 ）論及現代中國詩從不

同方面也接受了神秘主義詩學的影響，涉及神學與詩學的關注。

詩人從大自然的一朵花一粒沙傾聽内心深處神性呼唤的瞬間，

這也是從“幽秘”來看詩人對世界的領受。〔１２４〕李聖華的詩又被

形容爲“朦朧幽微”的美學觸感，是否代表經常試圖建立與神同

在的詩學呢？試讀他的《詩人》：

詩人是神秘的蜘蛛

在宇宙黑暗的角落上

布滿了心的網羅。

一切秘密的快樂

慣在角落上飛翔，

一觸動了心網

便被詩人捉到了。〔１２５〕

詩人捕捉詩意的存在，像蜘蛛捕捉觸動■網的抖動，也許亦是在

探討詩學的過程中，探討文學之所以是呈現真理的方式、發現

“美”的顯現。所謂神秘詩學是以詩的直觀爲生命揭示一個廣

大完美的宇宙境界。〔１２６〕借用“靈示”（ｅｐｉｈａｎｙ）的理論來解

譯———作家在有意或通常是無意之間，在靈光乍現的瞬間，讓文

學顯明。所謂“顯明”，可以是真理存在於生成過程中的自我顯

現。〔１２７〕像“樹上熟透了的果子，／微風吹過，脱蒂墜下 ／落在肥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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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上”。〔１２８〕在詩中契合相融，遂而産生對永在真理的真實存

在的傾慕和喜悦。有時候，作者書寫的過程内心靈魂深處的幽

暗被文字照亮，或在真理互顯中發現神的同在，如果詩人相信真

理的存在就是神永遠同在的反照，而詩句所可顯現的真理部分，

與信仰相融，便不期然建構飽含基督教美學想像的詩學。〔１２９〕在

靈光乍現處發現了永恒，便不得不帶著神秘，因爲這乍現的靈光

是超越物質世界的隱形世界，它存在於另一空間，通過藝術的感

動，神學觀念呈現文本中，人從遺忘中重新回到心裏的隱形空間，

因而有所體驗，能够用新的眼光看待眼前的世界，感受與神同在

的時間。〔１３０〕《和諧》是集中較難解讀的散文詩，文中“你樹蔭樣的

美和黑的瞳孔，可以看見你裏面藴藏著靈魂兒”，〔１３１〕可能就是這

種從遺忘尋回的靈光的詩學，便顯得具體多了。

六、 結　 　 語

目前有關李聖華其他詩作及其詩論的資料尚待發掘，本文

考查《和諧集》及分析其詩作，藉此補充基督教及聖經文學如何

通過新詩滲入五四文學，延展衍生現代新詩的特質，也反映民國

時期粤港知識分子新詩作品中的基督教情操和信仰，印證基督

教的思想和聖經意象通過詩人的書寫這條途徑進入現代文學并

非個别偶然的現象。雖然李聖華的詩有些略嫌淺淡，在詩體和

節奏格調上不能説有巨大成就，但他的詩寫於 ２０ 世紀二十年

代，在李金髮的象徵主義、徐志摩的浪漫格調、何其芳的朦朧抒

情詩出現之前，無論手法還是語言皆有其獨樹一幟的一面。這

也印證 ２０ 世紀二三十年代粤港新詩已取得實質進步，與上海、

北京、杭州的新詩差不多同步發展。另外《和諧集》與當時同樣

受基督教影響的其他新詩相比也有迥異之處。

（作者：香港大學附屬學院高級講師）

９６３五四時期粤港新詩與基督教　



附圖一　 《和諧集》書名頁

附圖二　 書用牛油紙把序和詩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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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１ 〕　 此本《和諧集》一直藏於廣州文德路 ８１ 號廣州市中山圖書館文德分館的“地

方文獻中心”。該館在 １９３３ 年建成，爲市立中山圖書館原址，現在同爲“孫

中山文獻館”。該中心現與廣州市文明路 ２１３ ２１５ 號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特藏部合并，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地方文獻中心”宣布關閉，該書遷移廣東省立中山

圖書館。該書之館藏書編碼爲 ８１２． ９１ ／ ５１１． ８。

〔２ 〕　 葉輝，生於香港，原名葉德輝，筆名鯨鯨，爲《東方日報》前副社長，現爲香港

文學鑒賞家及評論家。１９７６ 年創辦《羅盤》詩刊，歷任《大拇指》、《秋螢詩

刊》、《詩潮》月刊編委。著有散文集《甕中樹》、《水在瓶》、《浮城後記》，中篇

小説集《尋找國民黨父親的共産黨秘密》，《水在瓶》、《浮城後記》、《書寫浮

城》、《烟迷你的眼》、《鯨鯨詩集：在日與夜的夾縫裏》、評論集《新詩地圖私

繪本》均於香港文學雙年獎中獲獎。

〔３ 〕　 根據葉輝的講法，他是輾轉從移居多倫多的書商蘇賡哲獲贈一册《和諧集》

殘本。見葉輝：《上世紀二〇年代的香港新詩———從〈小説星期刊〉到李聖

華〈和諧集〉》，《新詩地圖私繪本》（香港：天地圖書，２００５ 年），頁 ２５０—２６７。

〔４ 〕　 胡適的《嘗試集》於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同時 ９ 月再版。一

般現代文學史皆以胡適寫於 １９１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的《蝴蝶》爲第一首白話詩。

〔５ 〕　 近年有關現代文學與基督教關係的專論很多，包括 Ｌｅｗｉ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牶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ａｏ Ｆｏｎｇ Ｓｈａｎ 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１９８６）；路易斯·羅賓遜著，傅光明、梁剛

譯：《兩刃之劍：基督教與 ２０ 世紀中國小説》（臺北：業强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

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上海：學林出

版社，１９９５ 年）；王列耀：《基督教與中國現代文學》（廣州：暨南大學出版

社，１９９８ 年）；劉勇：《中國現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結》（北京：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楊劍龍：《曠野的呼聲———中國現代作家與基督教文化》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胡紹華：《中國現代文學與宗教文化》

（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王本朝：《２０ 世紀中國文學與基督教

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王列耀：《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

戲劇的悲劇意識》（上海：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０２ 年）；喻天舒：《五四文學思想

主流與基督教文化》（北京：昆侖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許正林：《中國現代文學

與基督教》（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王列耀：《宗教情結與華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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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劉麗霞：《中國基督教文學的歷史存

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陳偉華：《基督教文化與中國小

説敘事新質》（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齊宏偉：《文學苦難精

神資源———百年中國文學與基督教生存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等。有關這方面的總結及評論可參：楊劍龍：《基督教文化與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種視角與方法》，《江蘇社會科學》，

１９９９ 年 １ 期，頁 １２５—１３１；楊劍龍：《評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研

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３５ 卷第 ５ 期（２００２ 年 ９ 月），頁

２５—２９。

〔６ 〕　 有關學生决志傳道團的組織、成立及活動目的，參 Ｓｔ． Ｂｕｒｔｏｎ Ｊｏｈｎ ｅｄ．，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牶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ｅｓ Ｍｏｉｎｅｓ，Ｌｏｗａ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１９１９，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１９２０，（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ｕｄｅｎｔ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１９２０）．

〔７ 〕　 李聖華：《汪彼得牧師和我———我的懺悔，我的醒悟》，該文寫於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４ 日，見載於《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月刊》（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 ５ 日），第 ３２９

期，頁 ６—７。

〔８ 〕　 該校由原爲北美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博士（Ｈｅｎｒｙ Ｖ． Ｎｏｙｅｓ，１８３６—１９１４）於

１８８７ 年在廣州花地購地創辦，爲美國長老會獨力資助，五四後與西差會共同

管理，１９２６ 年才收爲中國管理。

〔９ 〕　 廣州花地培英中學當時爲私立中學，學費較高，師資較好。根據“李聖華牧

師訪問録”，學校也設有工讀計劃，協助貧苦學生就讀，如培英准許部分學生

到厨房洗碗，或在圖書館工作，賺取零用。參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

〇七至一九五三年》（香港：建道神學院，１９９３ 年），頁 ２６５。李聖華在協和神

學院還未畢業，養父已窮病交加，抑鬱而終。可見其完成學業乃由學校

補助。

〔１０〕　 參關夢南：《訪李華斌·談李聖華》，《和諧集（重印本）》（香港：風雅出版

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１０６—１１０。

〔１１〕　 鍾向陽：《廣州基督教“白十字架團”》，《嶺南文史·宗教叢談》（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頁 ３１。

〔１２〕　 根據香港沙田培英中學出版的《培英史話圖説》，當年照片中記録花地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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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中學曾於 １９２３ 年辦論道會，帶領學生領洗，由此可作引證。見“香港培

英中學·學校簡介”網站，網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ｕｉｙｉｎｇ． ｅｄｕ． ｈｋ ／ ｐｙｈｉｓｔ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上載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１３〕　 該校前身爲臺城臺西路剛德小學，１９３０ 年 ２ 月才由廣州培英中學接辦。有

關廣東省臺山培英中學歷史沿革，見“中國校慶網”網站，網址：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ｘｑ．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０９ ／ ｎ１４９２１２１５３． ｓｈｔｍｌ，上載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１４〕　 其時李聖華夫人曾與友人站在校舍旗杆下拍照。可以想像，他與妻子同培

英中學關係尤爲密切，淵源甚深。李聖華曾於 １９７９ 年春組織培英中學廣州

校友會。參李聖華：《汪彼得牧師和我———我的懺悔，我的醒悟》，頁 ７。廣

州培英中學差不多每年都舉辦命名爲李聖華杯的演講比賽，例如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年曾辦朗誦演講比賽，見“白云信息網·廣州區教育局新聞”網站，

網址：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ｂｙ． ｇｏｖ． ｃｎ，上載日期：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１５〕　 同注〔７〕。

〔１６〕　 根據梁家麟於屯門何福堂會所完成的《李聖華牧師訪問録》（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所載：“李聖華畢業自培英中學及協和神學院，歷任培英、協和、嶺南等校

教職，華英中學校長。”見梁家麟：《廣東基督教教育一八〇七至一九五三

年》，頁 １９３。

〔１７〕　 同注〔１０〕。

〔１８〕　 參李聖華：《嶺南大學的宗教活動》。《廣州文史資料》，第 １３ 輯（１９６４ 年），

頁 ８６—１０１，李聖華説，其在 １９４３ 年以協和神學院的教職兼顧嶺南大學的宗

教活動和教文學院科目（頁 ９２），又稱 １９４９ 年再度擔任嶺南大學校牧（頁

９９）。

〔１９〕　 李聖華：《我們是小小蠟燭》，載《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月刊》（１９８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第 ３２３ 期，頁 ９。

〔２０〕　 李聖華：《我是一枝小蠟燭》，《和諧集（重印本）》（香港：風雅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５６—５７。本文所引述《和諧集》之作品，皆按《和諧集（重印本）》的編

頁標注，以方便研究者檢索。

〔２１〕　 劉楚堂、李聖華：《耶穌基督在中國古籍中之發現》（香港：春秋雜誌社，１９６０

年）。書中主張結合古文字與《聖經》學，“論證新説，要察其宏旨，仔細求證，

詳加有價值的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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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李聖華著：《談談“中國第一名票”趙培鑫之“失空斬”與“洪羊洞”》（香港：

春秋雜誌社，１９６６ 年），談論名票趙培鑫所演中國戲曲曲目。

〔２３〕　 參梁圖光：《悼念李聖華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合刊》（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第 ３５０ ／ ３５１ 期，頁 １８。

〔２４〕　 黄石原名黄華節，另有筆名黄養初。早在 ２０ 世纪二十年代初已投身宗教學、

人類學、民俗學研究領域，出版有：《神話研究》（上海：開明書店，１９２７ 年）、

《家族制度史》（上海：開明書店，１９３１ 年）、《婦女風俗史話》（上海：商務印

書館，１９３３ 年）等著作；翻譯卜迦丘：《十日談》（上海：開明書店，１９３１ 年）。

喪妻後在三十年代回北京入讀燕京大學研究院，跟隨冰心丈夫吴文藻從事

宗教及民俗研究，組織“社會學社”，發布很多重要的論著。參劉錫誠：

《序》，黄石：《端午禮俗史》（北京：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１９４９ 年後移居

香港，隱居於元朗東頭村，其宗教及民俗研究及翻譯成就多被遺忘。參讀書

話家許定銘：《被遺忘的民俗學家黄石》，《愛書人手記》（香港：天地圖書有

限公司，２００８ 年），頁 ２７８—２８８。

〔２５〕　 關夢南，出生於廣州開平，１６ 歲移居香港。１９７０ 年創辦《秋螢詩刊》，曾主編

《星島日報》“詩之頁”、“文藝氣象”、“陽光校園”等文藝版。所著《關夢南詩

集》獲第七届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

〔２６〕　 關夢南：《李聖華與香港的第一本詩集》，《信報》（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７〕　 筆者於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親訪廣州市中山圖書館文德分館，確定館内并無海

外欄或類似的書籍分類組别的記録，該館一名何姓女職員接受訪問時確認，

“地方文獻中心”的開設，專爲收藏廣東省省内出版的文獻，没有另闢欄目特

别把廣州或香港的出版文獻劃分，香港出版亦列入廣東省内範圍，没有特别

在書目中劃分開來。圖書館檢索書目亦没有這一分類項目。

〔２８〕　 關夢南：《序：重印〈和諧集〉》，《和諧集（重印本）》，頁 ４。

〔２９〕　 葉裕彬、余鴻建、劉吉良編：《香港印刷業的發展歷程和現狀》（北京：印刷工

業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頁 ４—５。

〔３０〕　 香港印刷業商會：《香港印刷業輝煌六十年》，《香港印刷》（２００９ 年 ９ 月）第

４３ 期，頁 ２０。

〔３１〕　 目前所見最早刊登白話新詩的香港刊物。該刊於 １９２４ 年 ９ 月 ２７ 日發刊，由

世界編譯廣告公司出版，亞新書局總代理發行，總編輯黄守一。第二年開始

刊登分行的白話詩。見藏於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於 １９２４ 創刊至 １９２５

４７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年間曾以連載方式刊登過有關新文學及新詩的討論，例如：澧銘：《新舊文

學之研究和批評》連載於《小説星期刊》（１９２４ 年）第 １ 期頁 ５—１０、（１９２４

年）第 ２ 期頁 ４—６ 及（１９２４ 年）第 ３ 期頁 ４—６。該文提出新文學與舊文學

的一種折衷。許夢留：《新詩的地位》，連載於《小説星期刊》（１９２５ 年）第 １

期頁 ４—６ 及（１９２５ 年）第 ２ 期頁 ４—６。該文是目前已知香港現代文學史上

最早的新詩論述。

〔３２〕　 葉輝：《上世紀二〇年代的香港新詩———從〈小説星期刊〉到李聖華〈和諧

集〉》，頁 ２６１—２６５。另可參吴美筠：《李聖華及其〈和諧集〉考述》，《城市文

藝》（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第 ５９ 期，頁 ３０—３３。該文補充《和諧集》收藏點及李聖華

其他著作等資料。

〔３３〕　 黄石：《和諧集的意味》，見《和諧集》（重印本）（香港：風雅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１２。

〔３４〕　 五四時期居於粤港的作家，多數通過在上海發表或出版作品來引起關注。

例如繼李聖華之後活躍於粤港的詩人侯汝華，詩作也投向全國的文學雜誌，

包括上海的《現代》、《矛盾》、《新時代》、《新詩》、《詩歌月報》、《六藝》；北平

的《小雅》；蘇州的《詩志》；武漢的《詩座》；南京的《詩帆》、《橄欖月刊》等；

於 １９３６ 年出版第二部詩集《海上謡》，乃在上海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見黄仲鳴：《琴臺客聚：侯汝華的〈海上謡〉》，《文匯報·副刊·采風》（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８ 日）。侯汝華有兩首詩被聞一多選入《現代詩鈔》，《聞一多全集》

（北京：新華書店，１９８２ 年）第 ４ 卷，頁 ４９７—４９８，自然也較李聖華矚目。又

例如侣倫最早發小説是通過葉靈鳳在上海編的雜誌刊登，因爲香港文藝作

家要向上海雜誌投稿才顯出身分。見鄭樹森、黄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

新文學資料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１９９８ 年），頁 ６。

〔３５〕　 關於新詩發展階段的劃分，參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

〔３６〕　 關夢南把該書重印時，在序言中把其中一篇列入小説，但并無説明是哪一

篇。筆者認爲九篇以“小品”命名的作品是詩化散文的實驗，即使帶有寓言

色彩和敘事性的《回到人間去》、《祈禱》也是充滿象徵性，隱晦而非直抒胸

臆，并非以敘事爲主體。體裁較接近魯迅同期發表的散文詩，例如《野草》、

《復仇》、《過客》、《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以詩性語言建構，敘事反而并非

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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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單以白話詩爲例，徐志摩的《卡爾佛里》寫耶穌被釘十字架；艾青的《一個拿

撒勒人的死》、《馬糟》等詩便直接從《聖經》耶穌誕生和死亡取材等。

〔３８〕　 例如于賡虞的《晚禱》、王以仁的《讀祈禱後的祈禱》、方瑋德的《禱告》、聞一

多的《祈禱》，馮至的《蟬與晚禱》等。

〔３９〕　 參胡適：《我的信仰》，原載美國《論壇報》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號。作者自譯本收

入《中國四大思想家的信仰的自述》（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１９３１

年）。現參《胡適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頁 ２１６—２３７。

〔４０〕　 胡適：《耶穌誕節歌》寫於 １９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有“歡樂勿忘神之祜，上帝之

子天下主”之句。收入《去國集》，《嘗試集》（重印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

社，１９８４ 年），頁 ８８。

〔４１〕　 蔡莉莉：《基督教文化與中國現代詩歌新維度》，《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６ 卷第 ２ 期），頁 ３４—３８。

〔４２〕　 以現代漢語書寫的新詩與基督教的專論則不多，主要有唐小林：《看不見的

簽名：現代漢語詩學與基督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華齡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另參劉皓明：《聖書與中國新詩》，載《讀書》（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頁

８０—８５。張桃洲：《中國新詩中的宗教印痕》，收入《“個人”的神話：現時代

的詩、文學與宗教》（武漢：武漢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蔡莉莉：《基督教文化與

中國現代詩歌新維度》，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４６ 卷 ２ 期（２００６ 年

２ 月），頁 ３４—１２４。

〔４３〕　 《聖經和合本》最後定稿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送印刷廠，初版在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從印刷廠完成。在五四運動前夕便已出版。參克思德著、蔡錦圖

譯：《和合本與中文〈聖經〉翻譯》（香港：漢語聖經協會，２００２ 年），頁

３２９。本文所引《聖經》文本乃根據國際《聖經》協會出版“和合本·新

國際版，標準本”。

〔４４〕　 參賈立言、馮雪冰：《漢文聖經譯本小史》（上海：廣學會，１９３４ 年）。又參朱

維之：《基督教與文學》（上海：青年協會出版，１９４１ 年），頁 ７０。

〔４５〕　 五四作家對《聖經》語詞的認同和移植比基督教宗教教義和信仰精神的汲取

更爲强大，而這些基督教語詞同時就是充滿隱喻和象徵的意象，雖然在現代

文學的使用過程中難免經過轉化，但也使“上帝”、“十字架”、“復活”、“天

國”、“魔鬼”、“耶穌”、“懺悔”、“天使”、“受難”、“安息”、“靈魂”、“樂園”等

基督教常規詞彙成爲規範漢語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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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有關和合各譯本所提出的翻譯原則，參 Ｊｏｓｔ Ｏｌｉｖｅｒ Ｚｅｔｚｓｃｈｅ，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ｌ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Ｂｉｂｌ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ａｎｋ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９）．

〔４７〕　 楊慧林：《聖經和合本的詮釋意義》，收入梁工、盧龍光：《聖經與文學闡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頁 ４２。

〔４８〕　 所謂“異質化”在翻譯學上來説，是指面對一個來自異質文化的文本，譯者

往往會運用目的語文化中既有的概念去傳達異域文化中的差異性，借此來

保證讀者能在自己已然的期待視野内來欣賞譯作。可是這樣原質文化在

異質文化的輸入或異化翻譯反而使原質文化接受的過程中産生異質化。

參包通法：《跨文化翻譯中異質文化“本土化”接受視域厘定的哲學思

辨》，《上海翻譯》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頁 ４７—５０。譯者爲了尋求讀者的認知和

接受，乃試圖通過改造變形來掩蓋原文中的異質文化因素，便顯出去除異

質化的傾向。

〔４９〕　 李聖華：《和諧集（重印本）》（香港：風雅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頁 ５４。

〔５０〕　 典故出自：《聖經（和合本）·馬太福音》第 ６ 章頁 ２８—２９：“何必爲衣裳憂慮

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麽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綫；然而我告訴

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５１〕　 多結果子在基督教常常被引述，見於《聖經（和合本）·約翰福音》第 １５ 章第

２、８、１６ 節。

〔５２〕　 李聖華：《和諧集（重印本）》，頁 ６１。

〔５３〕　 包括《傍晚》、《黄昏》、《夜半》、《黎明》、《清晨》、《他是誰》、《客西馬尼花

園》、《髑髏地》、《使者》、《生命》、《孩子》、《沉寂》、《何忍》收入“現代集”中

的十三首詩。參許正林、傅光明：《冰心詩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頁 １０５—１３７。

〔５４〕　 李聖華：《和諧集》，頁 ６４。

〔５５〕　 張桃洲：《“個人”的神話：現時代的詩、文學與宗教》（武漢：武漢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頁 ３９。

〔５６〕　 根據程祥徽、鄧駿捷、張劍樺：《語言風格》（香港：三聯書店，２００２ 年），頁

１０６，自天主教和基督教傳入後，宗教語體最大的語言特點是宗教詞語的充

斥，大量的使用呼告格的修辭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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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劉延陵：《悲哀》，原載於朱自清等著：《雪朝》（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２

年），見葛乃福編：《劉延陵詩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頁

２６—２７。

〔５８〕　 聞一多曾承認“我看詩的時候，可以認定上帝———全人類之父，無論我到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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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ｓ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Ｎｇ Ｍｅｉ Ｋｗａｎ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ｅｃｔｕｒｅｒ，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 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ｓ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ｘｉｅ ｊｉ）ｉ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ｅｘｔａｎ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ｐｏｅｔｒ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ｉｔ ｗａｓ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ｅｔｓ，ａｎｄ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ｐｉｅｃｅ ｉｎ ｉ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ｉｎ １９２２，ｏｎｌｙ ｓｉｘ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Ｓｈｅｎｇｈｕａ （１９０２ １９８６），ｉｎ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ｉｓ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ｎｏｗ，ｔｈｏｕｇｈ，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ｄ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ｗ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ｕｓｅ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ａｎｄ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ａｎｄ Ｍａｃａｏ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ｍａｄ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３８３五四時期粤港新詩與基督教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ｓ ａｎｄ ３０ｓ，ａｎｄ ｏｖｅｒｔｕｒ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ｔｒｙ ｈａｄ ｎｏｔ ｙｅ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ｉ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ｔｈｅｒｅｂ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ｉｂｌ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ｉ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ｅｔｒｙ，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ｍ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ｗｏ ｍａｉｎ ｉｓｓｕｅｓ：（１）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ｙｅｒｌｉｋｅ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ｙ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ｒａ；ａｎｄ

（２）ｐｏｅｍｓ ｉｍｉｔ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ｏｆ

Ｓｏｎｇｓ，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Ｓｏｎｇ ｏｆ Ｓｏｎｇｓ， Ｌｉ Ｓｈｅｎｇｈｕａ，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ｔｔｌ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４８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十九期）


